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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文学光环掩盖下的文革 

———评何顿长篇小说《来生再见》

孙大志

（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通化 １３５００２）

［摘　要］何顿的抗日题材长篇小说《来生再见》，其写作的重心不在抗日，而在文革；作家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普通人在极
端政治条件下人性的挣扎。生存环境险恶严酷的抗战时期，主人公黄抗日能够应用自己的生存哲学虎口脱身，回到家中安

静地生活；但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他却被逼得装疯、吃屎，家破人亡，生活、人格肢解得体无完肤。作品通过这种对比竖起

了一座文革无字碑，形成对文革无言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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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籍作家何顿是一位容易引起评论界兴趣
的作家，执着于写长沙市民生活的他被迅速冠以

“新表象”“新生代”“新状态”等“新称号”。然而

近期的何顿却转换了笔锋，展现在作品中的场景不

再是陈晓明评价的“轻松自如表现他置身其中的现

实生活”，而是二战时期湖南人的抗战故事。一层

历史的薄雾笼罩着何顿的小说，似乎遮蔽了他的才

华，饱满细腻的生活细节变成干瘪而生硬的历史叙

述，是何顿厌倦了一贯的创作风格，还是江郎才尽？

通过对他的小说《来生再见》的研读与思索，笔者认

为，何顿的这部抗日题材小说似乎是项庄舞剑，另

有所指。

　　一　平庸的抗日内容

抗日题材小说紧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出现

在中国的大地上。从纵向看，抗战时期以鼓动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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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树立英雄形象，宣传爱国主义为重点；抗战后

至改革开放之前，出于政治需求，抗日题材小说以

敌后共产党抗日活动为主要讲述对象；改革开放以

后，抗日题材小说涉及内容逐渐扩大。用各个时代

的作品名称来概括（并不是指代表作，而是该作品

名称具有代表性）可以称为“《虎贲万岁》（张恨水

著）时代”“《敌后武工队》（冯志著）时代”和“《战

争与人》（王火著）时代”。［１］前两个时代抗战小说

反映的内容相对单纯，而新时期，由于历史资料的

不断公开，作品的深度与广度都逐渐加大。

新时期的抗日题材小说开始关注国民党主导

的正面战场，对于关键战役，国军将士的正、反两面

人物都给于了应有的评价。在此期间，小说的重心

倾向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抗日战争的还原，由于国

共历史遗留问题，解放后的抗日小说基本上屏蔽了

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活动，因此对于整个战争的历史

还原是新时期抗日小说的首要任务。有全景式回

顾的《虎啸八年》（温靖邦著）、《国殇》（周梅森）；

有描写远征军的如《吾血吾土》（范稳著）、《走出野

人山》（毛云尔著）等；有讲述国民党正面战场从退

却到相持的关键战役长沙会战的《抵抗者》（何顿

著）、《大崩溃》（都梁著）、《滴血的刺刀》（徐晨达

著）；也有从平民视角，人道主义层面切入，关心战

争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如《零炮楼》（张者著）、《温

故１９４２》（刘震云著）等。
综观抗日题材小说，不得不说何顿掌握的资料

宏观上无法与全景式书写抗战的作品比较，微观上

无法与讲述具体战役的小说抗衡。他的资料来源

于老战士的口述和支离破碎的档案资料，在读这部

作品时，会感受到明显的拼凑痕迹。从反映战争对

人的伤害而言，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深度上似乎很难

超越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索科洛夫的战俘

生涯和对家的憧憬与何顿《来生再见》中黄抗日的

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肖洛霍夫笔下的索科洛

夫有许多震撼心灵的细节和心理描写支撑着，黄抗

日在它面前更像是一个扁形人物。此外，与《抵抗

者》内容的重复也令人迷惑，是作者江郎才尽，用有

限的资料更换包装另售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通读全文后，《来生再见》的创作动机逐渐清晰

起来。抗战原来仅仅是一个铺垫，是用来关照文化

大革命对人性摧残程度的参照物。在何顿笔下，抗

战历程对于塑造黄抗日这个形象来说，作用不在于

是否全景再现了长沙会战，是否真实反映了常德战

役，而是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极端的时代背景，在这

个背景下，黄抗日犹如被上帝的手操纵着分别丢到

了三个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每一个政治环境都赋予

了他政治身份，从文学形象的角度看，相当于三次

投胎作人。

由于何顿写《来生再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

现人性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应对方式与生存状态，

于是他赋予了黄抗日一种不变的生存哲学。不变

的生存哲学与变换的政治环境形成了对抗，对抗考

验着黄抗日的生存哲学，检验着它是否是真理，是

否有效。在对抗的激化与矛盾的消解中，黄抗日的

哲学经受住了考验。然而这种经得住抗日烽火考

验的真理，最后却成为用来证明文化大革命对人性

史无前例摧残的有力证据。

　　二　三种政治身份的作用

黄抗日是以国民党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读

者视野的。在他的国民党兵阶段，作者着重表现的

是他的胆小与对家的思念。他长得像个猩猩，很猥

琐。爹瞧不上他，让他代替哥哥当了国军。一个长

相猥琐的小人物就这样被当作替死鬼，不情愿地上

了战场。他有心爱的妻子桂花，唯一的心愿，就是

能活着回家搂着温柔漂亮的桂花，他天天想着桂

花，为桂花而活。“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场上，在充斥

着硝烟和尸体气味的夜晚，他总是梦见他回到了宁

谧、可爱的飘扬着橘树芬芳或泥土馥郁的家乡，回

到了他亲爱的女人身边，两人相拥，并发誓一定要

生一个英俊的儿子，从而改变他在旁人和父母眼里

的形象。”［２］有着家园憧憬的黄抗日，在这个时候找

到了自己的生存哲学———活着回家。安全是他对

自己的基本要求。在战场上，他打死一个鬼子即刻

就把脑袋藏在墙后。他眼看着一个又一个骂他懦

夫、孬种、胆小鬼的“英雄”瞬间死去，这些谩骂和侮

辱没有改变他的人生哲学，反倒强化了它。

在《来生再见》中，这是一段颇具迷惑性的内

容。读者按照惯性思维，以为黄抗日会在某个时候

经受不住羞辱而奋起，成长为理想中的抗日英雄。

然而他没有，不但没有成为英雄，反而被日军俘虏。

在黄抗日被俘虏之前的经历中，我们感受最多的，

是黄抗日被批为胆小鬼，黄抗日想媳妇，黄抗日在

战斗中明哲保身。这三个因素决定了这部小说的

整个基调，也在小说的一开头就给出了主线———明

哲保身的生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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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军队中，士兵是被强征来的，虽然他

们也有保卫家园的朴素愿望，但是更多地是被迫服

从，这在黄抗日被长官改名（黄山猫改为黄抗日）这

一细节中已经体现出来。他们不是自愿保家卫国

的义勇军，而是被迫拼凑成的杂牌军，被赋予了名

字的农民。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战斗中不可能

以职业军人的责任感投入战斗，而是用小农意识保

全自己，这是他生存哲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对妻子

桂花的眷恋，是支撑黄抗日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家

园是他存在的理由；在回家的精神支撑下，活着成

为达到这种可能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心理支配

下，黄抗日的表现就是怕死。这三个因素互为因

果，但是昭示了黄抗日人格的需求层次。按照马斯

洛的需求层次说，此时的黄抗日只有安全需求，自

尊需求对于他来说是奢侈品，所以他不要自尊，被

侮辱、被损害也不会影响他保卫自己的安全需求。

黄抗日被日军俘虏以后，他的政治环境发生了

变化，从一名国民党兵变成了战俘。在抗日战争的

极端条件下，战俘比奴隶的地位还要低下。他完全

失去了自由，死亡随时随地来临。这段战俘经历可

以说是何顿这部小说的重头戏。一方面中国抗战

历史资料中关于战俘的资料匮乏，另一方面有肖洛

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这样成型的文学作品可以借

鉴。但是何顿的笔墨并没有完全用来写战俘的苦

难生活，他仍然在关注黄抗日的心理层次。战友马

得志的家乡被屠城，马得志的死，都让他自己的家

园梦受到冲击，他不敢再憧憬家园，只能退守到求

生。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让他感到恐惧，此时的黄

抗日心无杂念，只有拼命干活，求得生存。可以说

这时的他已经完全退守到动物层面，人的爱、憎、自

尊等因素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围。毛领子的同学

战死了，他没死，觉得没脸回去见同学的父母，黄抗

日却安慰毛领子说，面子比活着重要吗？在他看

来，能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活着是他唯一的追求。

在日本投降以后，黄抗日迎来了他的第三个身

份，游击队员甚至共产党员。从半自由的国民党兵

（国民党军队溃散以后，黄抗日等人已经处于半自

由状态，随时可以逃走）到无自由的战俘，再到可以

回家但是组织希望他留下的游击队员，黄抗日开始

了他的第三个人生。如果说战俘生活是他的人生

低谷，完全龟缩到野兽状态；国民党兵时期是他的

底层人时期，可以保住安全需求，对自尊没有期许；

那么游击队时期是他获得尊重的人格上升时期。

在游击队中，由于他打过仗、会打仗，被任命为游击

副队长，成为一支队伍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种身份

的转换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

恰恰相反，是他明哲保身的哲学获得了社会的认

可。游击队作为当时的弱势武装力量，需要把明哲

保身当作军事思想来使用，选敌人薄弱处打，避实

就虚，情况不好迅速转移等等，这些都是黄抗日骨

子里就有的东西，也是他混迹于旧军队中最擅长的

东西。游击队生活让黄抗日明确了自己的人生哲

学，并确认这种思想是在国民党、日本人、共产党三

种政治环境中都可以存活下来的法宝。

三种政治环境中的人生经历让黄抗日坚信，自

己的人生哲学是对的。在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追

求自尊，只能像通讯员、龙营长那样无谓的死去；在

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去追求自尊，就会像田师长、

马得志那样被当作牲畜处理掉；游击队的生活更加

坚定了他的思想。在这三个阶段中作者给黄抗日

的人格条件分别定位为：国民党兵时期———属于安

全需求层次，自尊需求残缺（在自我肯定与他人否

定之间），爱的需求属于理想层面；战俘时期———安

全需求残缺，自尊需求没有，爱的需求没有；游击队

时期———安全需求有，自尊需求有，爱的需求有。

根据已有的条件来看，在国民党兵时期，黄抗日属

于需求层次较低的人，战俘时期退化为动物性的

人，游击队时期属于中等层次的人。

抗日战争是一次民族灾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

无与伦比的痛苦回忆。许多家庭在战争中破碎甚

至毁灭、消失，黄抗日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以自己独

有的生存哲学和顽强的生存意识经过安乡保卫战、

常德保卫战、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的硝烟，在日本

死亡战俘营中活着爬出来，在残酷的围剿中成为一

名游击队副队长。所有这些经历都告诉读者，黄抗

日的哲学是对的，是有用的。他不但活下来了，而

且真的回到了桂花的身边，回到父母的身边，回到

了自己在困苦时支撑意志的精神家园，在生存哲学

与政治环境的对抗中，黄抗日是赢家。如果何顿写

到这里结束，《来生再见》必定是一部平庸之作，然

而，这个大团圆并不是结局。一场真正的灾难即将

开始，在这场灾难中，黄抗日的哲学受到了更加残

酷的考验，他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应对，可对抗的

结果是他活下来了，但是输掉了家园。

　　三　对文革的深入批判

从伤痕文学开始，对文革的批判虽有高峰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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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但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上世纪 ８０年代的《伤
痕》（卢新华著）、《班主任》（刘心武著）、《绿化树》

（张贤亮著）到１９９０年代《后悔录》（东西）、《没有
名字的身体》（黄蓓佳著）、《动物凶猛》（王朔著）

等，只有宏观与微观、共名与无名的演变，对文革的

否定与批判始终属于就事论事、就文革批文革的正

面批判。然而何顿却选择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

方式审视文革。他把黄抗日放在文革的审判台上，

用我们耳熟能详的文革方式对他进行审判。通读

全文，几乎找不到正面评价文革的语言。然而穿插

其间的抗战回顾却如同一条皮鞭，一次又一次地打

在文革中当权者、操纵者身上。文革给黄抗日造成

的精神的、肉体的伤害，与国民党、日寇给他的苦难

相比较，更凸显出这场政治灾难的残酷与反人类。

在文革中，黄抗日的第二任妻子李香桃率先遭

到批判，她没有屈服，后来被释放回家。接着黄抗

日被诬陷为国民党高级特务、汉奸、叛徒，遭到隔离

审查。黄抗日对付国民党、日本人使用的生存哲学

是为了生存老老实实按照要求做，只要能活命，做

什么都可以。只要老老实实地做事，总可以活命。

就连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人，也只对运送炮弹的过程

中“偷懒耍滑”、脚步停顿的人开枪。黄抗日拼命地

跑，拼命地运，就活了下来。然而在文革中，黄抗日

的这一招不灵了。他按照要求原原本本地写交代

材料，可这交代材料却如同一圈一圈套在自己身上

的绳索，越来越紧地缠绕着他。生活是复杂的，战

争是复杂的，黄抗日是简单的，但简单的黄抗日在

复杂的生活中顽强地活了过来，这就让它的历史变

成复杂的历史。随着交代材料的越来越多，越来越

详细，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原本只是怀疑他

是国民党间谍，因为他当过国民党兵，谁知他又交

代出当过日本战俘。越来越复杂的历史材料让他

预感到大限将至，出于本能，黄抗日的生存哲学再

一次发挥了作用，启迪了他的思维，让他使出最后

一招———装疯。为了生存，他不能告诉任何人，包

括自己的妻子、儿子。为了让人相信自己已经疯

掉，他在屎尿中打滚甚至吃自己的粪便。妻子绝望

自杀，儿子孤苦无依，黄抗日只能看在眼里继续装

疯卖傻。这时的黄抗日已经跌入人格之下，也就是

不再有人格，而是被当作疯子、非人。要承受从内

到外的精神痛苦，做一个有思维的低级动物。这是

何等的残酷，造成这残酷的原因就是文革，是文革

那种虐心的审判，是文革那种把所有人、所有事都

要用革命浪漫主义理顺得清清楚楚的非人的思维

方式。

黄抗日在文革中幸存下来了，他的生存哲学又

一次保住了自己的命。但是这次他没有胜利的喜

悦，只有惋惜与遗憾。他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人格，

他作了一次鬼。国民党的征兵抗战时期他是人，是

一个胆小怕死的人；日本战俘时期他是兽，是牲畜；

游击队时期他是有身份有尊严的人。这些残酷的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没有让他变成鬼，而文革做

到了。何顿用黄抗日的一生，用抗日战争作背景，

用三种政治背景对照文革，对文革进行了一次成功

的也是另类的批判。这是一部没有对文革进行正

面评价的文革题材小说，是文革的无字碑。悲伤需

要刻什么文字，什么评价，需要读者在自己的心中

组稿。

《来生再见》是一部有深度的作品，究竟是抗战

小说还是文革小说，需要评论界更多的商榷，贺绍

俊认为它与范稳的《吾血吾土》都属于“打扫战场”

的作品，［３］笔者认为这有点像李健吾对待《雷雨》

手稿的态度。简单地把它归于抗战文学是没有真

正领会作者的创作意图，而笔者从文革小说入手似

乎感到更有道理。总之，单纯地从抗战内容来看，

它是平庸的，单纯地从文革来看，它是不深刻的，但

把抗战当作背景反观文革，会令人有所感悟。从这

个立场来说，《来生再见》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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